
■梁志钦（资深媒体人）

近日，“跨海长虹——陈许港珠澳

大桥专题油画展”在国家画院美术馆开

幕，引起广泛关注，近年来，从广东到北

京办个展交流的油画家，很少见。陈许

不算“学院派”的油画家，他完全在用作

品说话。通过笔触，通过色彩，通过构

思，通过自己对油画媒材的理解，创作

了一幅幅动人心弦的巨幅画作。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展览除了备受

关注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他的作品却

引起了行内对“写意油画”的进一步讨

论。窃以为，作品画得好固然重要，但

艺术的价值往往更体现在能够以此为

起点引发更广泛的讨论，甚至对某种美

学概念的集体论证。

近十年来，写意油画的提法的确越发

频密，在“油画民族化”之后，写意油画成为

了更能符合人们对舶来物的油画赋予更

为亲切的，起到文化认同作用的概念。

虽然在中国画领域，大致能够划分

写意的类别，例如以明代徐渭为代表的

大写意花卉，与此对应的，通常被认为

是工笔重彩或者近现代以后，引入西方

造型的写实。但如果把写意与油画结

合，这在概念上就已经是“中西融合”，

因为西方并不存在“写意”的概念。尽

管有人认为，西方绘画的写意应该可以

从印象派开始，窃以为印象派以及后面

的表现主义，跟中国文化里的“写意”是

两回事。无论是莫奈还是梵高，他们的

作品基于客观现实的框架是没有变的，

不同的只是在色彩、笔触乃至造型的变

动，但客观反映的本质没有变。

如果要追溯在中国古代写意一词

作为美学概念是如何而来，可以翻开

《战国策·赵策二》，记载了赵武灵王称

赞周绍，“忠可以写意，信可以远期。”写

意即表露心意的意思。唐代诗人李白，

“原尝春陵六国时，开心写意君所知。”

南宋文人陈造的《自适》有言，“酒可销

闲时得醉，诗凭写意不求工。”如果说唐

以前的“写意”说法依然跟绘画关系不

大，那么到了南宋陈造的“写意不求工”

则成为了元代以后画家争相划分类别

的依据，把写意与工笔作为对立区分，

或可追溯到此。此后赵孟頫对书画同

源的阐述更把绘画里状物方面进一步

弱化，继而强化了书卷气与书写性。

由此，“写意”是一个综合概念，而并
非“工笔”或者“写实”反向。“写意”是一
种即时情感的反映，意在笔先，意是意
识、是情感、是情绪、是情趣，是虚化的，
但写是途径、是载体、是方式，先有意，然
后写，写更是流畅的、顺滑的，写是连贯
的，没有造作的顿挫，没有矫饰的雕琢。

著名美术理论家梁江、广东画院原

院长刘斯奋都一致认为，陈许的油画应

当属于“写意油画”，具有“东方精神”。

在认同的前提下，应该如何从油画里读

出这些气质？写意油画如果是一个类

别，此前的旅法三剑客之一的赵无极，

被认为是意象油画的代表，窃以为这应

该是早期的“写意油画”，后来广东画家

鸥洋，她受赵无极影响，更进一步强化

了油画的“写意精神”。那么，陈许的油

画，可从这条脉络梳理过来，尽管他并

没有受到前述二位的直接影响，但他的

意识是自觉的，他从中国文化的本体中

介入油画，把油画作为媒材，为他所理

解的东方精神进行表达。他的画，客观

现实的部分在做减法，而意识理解的部

分做加法，完全没有客观的因素，可能

就往纯抽象的方向深入，太多客观的因

素，如果不是写实，那么则容易走到表

现主义的方向。目前陈许的作品与表

现主义有差别，无论是他笔下的港珠澳

大桥系列作品，还是《港口印象》。港珠

澳大桥是他把油画的写意性进一步推

进的尝试，在他的不少作品里，色彩成

为了主角，色彩如同中国画的笔墨一

般，它不再依附于造型，它独立地诠释

着艺术表现力，这是写意的关键体现。

在中国画里，写意更关键在笔墨，笔墨

本身的价值，而陈许的作品，色彩成为

了不受形体或者客观对象所羁绊的独

立审美，以让它的作品与别不同。

由此，写意油画的概念应当成立，

近年有不少美术团体或者画家开始高

举写意旗号，但往往落入表现或者直接

画法的窠臼，油画如何才能写意而不是

表现，这一点还需要不少画家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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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能否持续感人
取决于笔法

■邱振中（著名书法理论家）
书法艺术形式因素之间的关

系是比较复杂的，主次高下，既有

作品之间的区别，又有作者之间的

区别，更有观赏者审美习惯的区

别，如果不把这种关系放在历史的

运动中来考察，恐怕永远也理不出

头绪。对任何一种艺术来说，各种

形式因素都有自己创始、发展、成

熟的过程，这些过程不尽相同，因

此便形成特定时期特定形式因素

的繁荣。

如南朝诗歌中的“永明体”，就

艺术成就而言，在中国诗歌史上地

位并不高，但它对汉语音律的发展

具有特殊的意义；活跃于十九世纪

欧洲画坛的印象派，在构图上并不

曾表现出足够的创造性，但是在色

彩的运用和外光的表现上，却开辟

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书法史上笔

法、章法、墨法的最高成就，也不是

在同一时期取得的。当我们对它

们各自的发展有了较为深入的了

解，并且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时，

便有可能找到各种形式因素兴废

消长的历史规律。

特定的艺术风格总产生于形

式发展与审美理想发展的交点之

上。例如我们说到怀素的选择。

他之所以具有这样两种可能，是因

为他处在两种笔法的交替时期，形

式的发展为他准备了向前、向后两

条不同的道路；他之所以选择前

者，是因为唐代慷慨、壮阔而升沉

变幻的生活陶冶了数代人的、也包

括他的灵魂。

离开形式发展的历史，离开审

美理想的变迁，无法对各种形式因

素的消长作出准确的叙述。关于

笔法、章法孰主孰次的问题，若干

世纪以来争论不休，便是出于这样

的原因。这一论争延续到现代。

现代书法从笔法的空间运动

形式来说，不曾增添新的内容，而

线条结构的变化却层出不穷；其

次，现代艺术要求风格强烈，促使
作者更多地考虑作品给予观众的
第一印象，这使章法处于更为突出
的地位；其三，墨法自近代以来的
迅速发展，使它在现代书法中已成
为不可忽视的重要手段，它分散了
人们对笔法的一部分注意力。但
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成为忽视笔
法的理由。笔法控制线条感情色

彩的作用，始终是不曾改变的。一

件作品除了宏观效果外，是否具有

持续感人的力量，首先取决于笔法

的得失。

（据《笔法与章法》，内文有删
减，题目为编辑后拟）

■马未都（著名收藏家）

宋 枕 中 还 有 一 些 特 例 很 有 意

思。上海博物馆有一个仕女枕，上面

有两句诗：“叶落猿啼霜满天，江边

渔父对愁眠。”听着很熟悉吧，跟唐

朝张继的《枫桥夜泊》非常接近。《枫

桥夜泊》说的是：“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跟瓷枕上面的字

有四处不同。

第一处是“叶落”。瓷枕写的是树

叶落下来；张继的诗是“月落”，月亮落

下来了。“叶落”说得非常清楚，表示是

深秋了；“月落”就有一个误差，月落日

升，表示是早晨了，和这首诗的环境不

符。

第二处是“猿啼”。张继的诗是“乌

啼”，一个动物一个鸟；“猿啼”我们都知

道，唐代很多诗人都写过猿啼，比如李

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

山”。

下面这句有两个不同。瓷枕是“江

边渔父对愁眠”，为什么愁呢？深秋了，

打不着鱼了，江边打鱼的老头儿很发

愁。张继的诗是“江枫渔火对愁眠”，就

非常抽象了，字意不清。“江枫”是什

么？那儿也没枫树。有人说是枫桥，但

枫桥这个名字，是不是因为这首诗才改

成的，我们也不清楚。

这件瓷枕是一个重要证物。我一

直说，文物是证物，用证据来说话。一

千年前的枕头上写的这句唐诗，跟我们

熟悉的唐诗有四处差异，起码有两个可

能的原因。第一，口口相传，出现了差

错。究竟是谁的差错呢？是将诗歌记

录在书上的人的差错，还是造瓷枕的工

匠的差错，不得而知。第二，诗歌经常

会经过后人润色。我见过很多版本不

同的诗歌，比如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

住”，有的版本写“两岸猿声啼不尽”。

诗歌成书的时候，一般都容易被改得比

较文学化，比较高深。比较“江边渔父

对愁眠”和“江枫渔火对愁眠”，显然“江

枫渔火对愁眠”显得有点儿玄妙，“江边

渔父对愁眠”比较形象。诗歌就是得有

点儿玄妙，大家才觉得深。

（据《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上），原
文有删减，题目为编辑后拟》）

《枫桥夜泊》瓷枕引出诗句争议

■磁州窑仕女诗
文枕，北宋，上海
博物馆藏，翻拍
自《马未都说收
藏陶瓷篇（上）》

■油画《港珠澳大桥-海中的构成系列之
三十》陈许

■油画《港珠澳
大桥-海中的构
成 系 列 之 二 十
八》陈许

陈许北京展览引业界讨论


